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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晚，门前棕榈绿影如伞，迎
风摇曳在烟霭似的春雨里。伏波古
祠据说已被修缮一新，显得饶有韵
致了。

春雨轻捷地走在棕榈的枝叶
上，踏响了伏波古祠的飞檐风铃，
叮叮当当的铃声把我引入绿色的梦
境，回想起曾经寻访此地的情景。

仲春时节，我从湖南常德的桃
花源景区乘船上溯。沅江上阵雨初
歇，游船揉碎了河心云树的倒影，
船过白石洄，停船登岸，步上最高
一级石阶，迎面只见伏波古祠的两
扇门紧闭，里面传出一阵劈木敲砖
的声响。新漆的赭红色围墙挂满风
痕雨斑，烟雾中的一角飞檐凌空啄
云，宛若传说中腾云浮游的龙的触
角。伫立在掩闭的门前，唯有这雨
后迷雾能给我些许抚慰。

门前棕榈，让我急于寻访伏波
古祠的心平稳了下来。棕榈树梢似
笔，静静书写文章，也许到了棕榈
又添一圈年轮的时节，我便能进入
古祠一探究竟。为了相熟再相见，
我查阅起伏波古祠的故事来。

这座背靠钦山、雄踞在营盘洲
对面的伏波古祠，断续的香火已缠
绵了1900多个春秋。建武二十三年

（公元 47 年） 盛夏，东汉名将伏波
将军马援南征湘西，号令不得进驻
乌头村，而是在傍河的岩壁上开凿
石洞，让士兵们进洞避暑。凿成的
两个石洞，像大自然的两只耳朵，
枕着沅江翻卷的漩涡。马援离开乌

头村后，村民们把他住过的石洞取
名叫“伏波洞”。不久，马援在壶
头山病死的噩耗传回，乌头村村民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又在空舲峡上
修筑了一座“伏波宫”，庙门上镌
刻着“声腾东汉冠三辅，暑避南天
第一峰”的楹联，这便是今日的伏
波古祠。

惊蛰一过，下了几场斜斜的细
雨，春讯便随之而来。望着家门前碧
青的棕榈，我再也按捺不住向往之
情，决计要重游这座整饰后的古刹。
有趣的是，又逢上春雨飘飞的天气。

撑一把伞站立船头，远望雨
丝，像月下朦胧的雾，笼罩在伏波
古祠的悬梁挑角上。我一脚踏离船
舷，沿着陡峭的阶梯拾级而上，跨
入照壁前山墙环抱的门楣，收拢雨
伞，只觉漫卷下来的银帘几乎可以
握在手心。门内是一方天井，鹅卵
石甬道被雨洗得清亮，仲春的野草，
像苔藓似的萌起薄薄的绿意，贴在
甬道的花圃旁，丛丛竹筠筛落的圆
溜溜的雨珠，则绿得晃人眼目。

走入天井，猛见一座疏朗阔大
的宝殿迎面耸起。抬头朝彩绘斗拱
的飞檐望去，小雨像串串珠贝跳跃
在檐角上，其声如慢捻之弦；正殿
朱红色的大门赫然洞开，殿门前虽
无铜鼎香火的飘逸，却有烟雨沾衣
的淡香。

跨入殿内，雨声骤断。仰望两
米多高的马援夫妇塑像，我家门前
那团棕榈的绿，随着香火的缭绕，

又在面前流动起来，缓缓地向历经
劫难的塑像浮去……那舒展的袖中
似乎拂动缕缕清风，给人以温馨之
香；含笑的眼角眉梢，流连着脉脉
之情，微微上翘的嘴角，却持重得
叫人肃然起敬。这许是心迹的袒
露？或者只是让一个古老的梦悄悄
逗留？站在盛开的莲花座前，我以
为，眼前的夫妻塑像虽是人们古远
的崇尚物，但当它以剽悍之力与灵
秀之美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其
本身的意义不是发生变化了吗？它
可以像棕榈的绿那样，给人以纵情
遐想……

迈出大殿后门，一眼瞥见殿后
的建筑，我便朝那边走去。后院
里，立着两排绘有藻饰的石柱；偏
殿中，东汉的军印、西晋的银印、

宋代的铜镜、通行文牒和明代袁宏
道《游桃源记》的碑文拓片等一一
陈列着。不知不觉间，屋顶瓦背上
传来一阵击钹之声，春雨下得更密
更大了。

跨出殿外，长长密密的雨网已
经撒开，高高的瓦檐上珠玑落盘似
的跳起白花花的一片。此刻，伏波
古祠梵钟的悠扬，正一丝丝融入沅
江风烟，随江水而逝；马援和他的
士兵们也附影于石碑的青苔之上；
诉说相思的竹林雨，敲打在伏波古
祠昂扬的飞檐上；凝合情意的烟江
雨，飘忽在我家门前棕榈的绿荫
上……原野仍是一片沉寂，棕榈一
心一意地描绘心事，枝头泛绿，冻
僵的根逐渐润活，深藏的笑容和孕
育的果实定将绽放。

“到岸猛回头，听潕阳第一滩
声，浪与篙争，好仗神威资利济；
顺流须努力，看黔国万重山水，风
随舵转，全凭忠信涉江湖”“穿通
一山山齐月；石分两峰峰顶天”

“穿破南天耸一峰，寒暑皆胜；事
传东汉冠三辅，炎凉不移”……在
伏波古祠的雨中，我读着一副副桃
源乡贤纪念马援的楹联，不禁感叹
物是人非，风烟犹在。马援当年到
此山，留下胜迹，斯人已逝，但前
尘往事与昔日豪情是否仍会随着春
雨而来？我登舟离去，仰望伏波古
祠盘踞山巅，心中感慨不绝。

上图：湖南省常德市涔槐国家
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下图：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风

景区游人如织。
熊朝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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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春 已 过 ， 却 依 然 春 寒 料
峭。我与朋友同去大龙山，遇见
了乌龙溪。

大龙山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杨
桥镇，是平地凸起的一脉山，蜿蜒
如龙形。山中奇峰峥嵘，怪石嶙峋，
植被茂密，藏有危岩深洞、流泉飞
瀑。流经余墩村的乌龙溪是大龙山
的四大溪流之首，溪长3.5公里，在
山沟跌宕，遇大石绕石，遇小石过
石，遇悬崖则不畏艰险，飞身而下。

乌龙溪被重重林木遮蔽，只听
到哗哗的流水声，难见真容。以乌
龙为名，名副其实。传说古时大旱，
人们来此求青龙赐雨，没有等来青

龙，却等到了乌龙，反而加重了旱
情。观音菩萨得知后，令乌龙反思
己过，化为一脉清溪，永久禅修。

沿溪边的石阶而上，春天的景
象悄然可见。一些树的枝头已冒出
嫩芽，其中一棵报春花已有白色花
点缀在树身，有着傲然的意味；枯
草丛中露出的嫩绿，大有葳蕤之
势；山坡上、石缝里、草丛中留有去
年的落叶，虽已是褪色的状态，
但于我而言，是一种生命替代另
一种生命、一种美感渲染另一种
美感。

上山道的两旁都有巨石。“石
溪听泉”，溪边的两块巨石，相互夹

抵，中间露出一小洞，可以听见悦
耳的流水声；刻有行书“龙”字的大
石，传说为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游
历大龙山时所题。

禅修谷中的天溲石，中间有一
道深深的沟槽，溪水从中流过；“龙
山第一刹”巨石，对应的是其上始
建于唐代的圆照寺，两棵古老的
银杏树高耸在寺前，是乌龙溪镇
溪之宝。

鸡冠石，形如鸡冠，传说是上
天看见乌龙酣睡，就派一只公鸡，
天天在天亮打鸣，以此唤醒乌龙，
天长日久，便留在山顶化为了鸡
冠石……

“龙山晓黛”是山顶上的一处
奇观。上面的大石千奇百怪，有的
围拢在一起，宛若盛开的莲花；有
的如巨砚，盛着时光的墨，等着人
去书写；还有一块怪石，既像大地
之父，又像龙根石，从不同角度看
去有不同的物象。

我在这里，当是处在莲花般的
石头当中。望向东边，山下的石塘
湖波光粼粼，弥漫着淡淡白雾。向
南望去，是对面的山峰，顶上一大
一小两块巨石紧紧相偎，像久别重
逢的恋人，又像失散多年又相见的
母子。

向下看是乌龙溪谷，溪的两
侧，遍布着大小不一的各种石头，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石头的
奇异形态，如佛手印、蘑菇石、三
罗汉戏蟾、石猴出世、风动石等，
它们的存在更映衬出乌龙溪的钟
灵毓秀。

乌龙溪是山水佳境，野性中透
着美，雅致中蕴含诗意。遇见乌龙
溪，我便喜欢上了它。

上图：乌龙溪所在的安庆市风
光旖旎，花亭湖碧波荡漾，与青松
翠柏交相辉映。

陈 磊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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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大纵湖，她是江苏
北 部 里 下 河 腹 地 上 一 颗 夺 目 的 明
珠。汪汪的湖水里，流淌着文人墨
客对这片水域的深情：郑板桥写意

“半湾活水千江月，一粒沉沙万斛
珠”；高岑描绘“扁舟一棹泛秋波，
月色平铺似画图”；作家毕飞宇也曾
在短篇小说 《地球上的王家庄》 中
直呼大纵湖的名字……

作家曹文轩和我是老乡，他的
恩师李有干是我的老相识，但我与
曹文轩却素未谋面。曹文轩的妹妹
曹文芳不止一次对我说，等哥哥下
次回来一定让他送书给我。我对文
芳的真诚深信不疑。终于在那年秋
天，文芳打电话告诉我：“哥哥下个
月回来！电视台要请他拍专题片。”

于是我第一次在家乡见到曹文
轩 ， 只 觉 得 他 像 众 亲 中 的 一 位 兄
长，众友中的一位师长。

他在访谈中说：“我的空间里
到处流淌着水，《草房子》以及我的
其他作品皆因水而生。”“‘我家住在
一条大河边上’是我最喜欢的情景，
我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写过这个迷人的
句子。一写到这儿，我就进入了水的
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濛濛的
大河，飘动着，水流汩汩，我的笔
下也如水流汩汩。”

其实，今天再去看曹文轩笔下
的大河，实在算不上很大，所谓的

“大”是源自一个儿童的视角。
曹文轩先是农民，再是北大学

生 ， 而 后 成 为 象 牙 塔 里 的 一 名 学
者、一位作家。农民的身份是曹文
轩改变不了的底色，也是他一生创
作的源泉。

无论是以“草房子”“油麻地”
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是他正
在创作的城市题材作品，一直保留
着秀丽纯美的乡村风格，这是故乡
这方水土赋予他的本色。

那天我向曹文轩提问：“假如不
去北大还能写出现在的文字吗？”他
很认真地说：“不会，北大赋予我
的，是故乡给予不了的，同样的，
根植于故乡的点点滴滴也是无法被
替代的。”

在这次专题片的拍摄中，曹文
轩应导演的要求在雨中撑船。那天
下了大半日的雨，大纵湖上烟雨朦

胧。高高的湖岸，湿湿的船头，曹
文轩一个跳跃就上了刚刚停稳的小
渔船。由于船头湿滑，他不由得打
了一个踉跄，但他很快就站稳了脚
跟，安然地划起小船，动作优美而
娴熟，仿佛一个从未离开过大纵湖
的渔夫。

我想，在湖面上悠然划船的曹
文轩，何尝不是沿着家乡的小河溯
游而上，进入大纵湖般广阔的文学
世界呢？

大纵湖，既是一处游不尽的湿
地公园，又是一壶品不完的文化茗
茶，更是一部读不完的文学长卷。
她 不 仅 承 载 着 千 百 年 来 的 沧 桑 沉
浮，更丛生着春日蓬勃的力量。

我的故乡在大纵湖，文学的大
纵湖。

上图：曲折蜿蜒的大纵湖芦荡
迷宫。 顾正山摄

文
学
的
大
纵
湖

王
迎
春

初春的日头暖融融地抚摸着岭南
山水，盛开的紫风铃花灿然轻灵。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的紫南村被暖阳唤
醒，欣欣然张开眼睛，聆听着春天的
号角奏响独具岭南气质的乡村田园交
响曲。

紫南村位于佛山市紫洞圩的南
面，故得名“紫南”。这座始建于南宋
绍兴年间的古老村落，如今是远近闻
名的文明村、美丽村，先后获得“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等荣誉称号。

我们的车子从南庄村前大街拐入
紫南村，原本车水马龙的嘈杂声渐行
渐远，绿意开始连成片。一阵阵夹杂
着泥土气息的暖风吹来，村前郁郁葱
葱的生态园、红艳艳的桃花和黄澄澄
的油菜花映入眼帘，丝丝幽香逐渐弥

漫。一湾碧水静静流淌，像一条轻柔
的银带，轻轻地扣在村庄的腰肢上。
现代化的楼房和气势恢宏的古民居，
错落有致地长在村庄里，一桥一河、
一草一木、亭台楼榭的布局都恰如其
分，颇有“绿树两旁闲逸坐，清溪一
水荡舟游”的岭南风韵。

临水而建的现代化民宅，干净整
洁。每家门前的小花园里，摆着不少
盆花装饰：玫瑰花、迎春花、茶花、
三角梅……浓郁的花香溢出，处处洋
溢着“百般红紫斗芳菲”的热闹。

村里的小巷蜿蜒细长、四通八
达，通向青砖清水墙的门楼、碌筒瓦
面的民居和镬耳屋顶的祠堂。小巷是
紫南村的文化符号，巷子两边保存完
好的古民居和祠堂，雕梁画栋，展示
着岭南古建筑的美学意蕴。

十多年来，紫南村致力于美丽乡
村建设，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将 118
栋年久失修的古民居修复改造成民
宿，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游客们可以在这些历史悠久、风格独
特的老房子里品尝地道私房菜，也可
以到岭南婚俗文化主题民宿馆感受传
统婚庆文化，还可以在咖啡文创馆里
弹吉他、撸猫……

在巷子转弯处，我们偶遇了一幅
别致的漫画墙绘。这幅墙绘有着鲜艳
夺目的橙色，与周边青砖灰瓦的古屋
大不相同，让人眼前一亮。墙上写
着：“让我们在粗糙的现实中，不以
己悲，却以物喜，往后余生，愿所见
皆好”，走到墙后却发现是一家咖啡
馆。轻柔舒缓的音乐在馆里轻轻漾
着，有人喝着咖啡，有人谈天说地，
也有人只是发呆……

在靠边的桌子坐下，午后慵懒的
春阳斜斜地洒落，落在我们身上，落
在远处的镬耳屋顶上，落在村中一排
排老房子上，让人恍若隔世。咖啡
馆老板为我送上一杯现磨的生椰拿
铁，我啜着层次感丰富的咖啡，被
它浓郁的椰子味征服，这小而美的
温馨，让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
着欢喜。

在古民居对面的草坪上，有一个
四方形水塘，在青碧与翠绿间闪烁着
金色的光芒。一辆辆房车散落在水塘
四周，像草地上长出的一朵朵白蘑
菇。“蘑菇”被无边翠色浸染，连空
气仿佛都变成绿色。那里就是紫南村
房车露营地。营地上还有一座座“星
空屋”，等到夜晚降临，喧嚣退去，
透过“星空屋”的屋顶仰望浩瀚夜
空，幕天席地，拥抱自然，那该多惬
意呀。

紫南村，就这样动静皆宜，让人
深深迷恋。

左图：紫南村村景。
紫南文化旅游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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